
        
            
                
            
        

    
Sex玩偶 第二话 Master

“朱利安少爷……求你……快停止，好痛啊……！”娇小可爱的脸蛋，柔软的微卷的棕发，一个看上去就像是天主教堂彩绘圆顶上的天使般柔美的男孩正无助地蜷缩著身体，趴在一个衣著华丽的年纪比他要稍大些的少年膝盖上──

“少罗嗦！”不悦地抬高男孩稚嫩圆润的俏臀，朱利安毫不留情地将戴著戒指的手指塞进颤抖的小穴，狠狠地捣弄抠挖一番後，又塞进了另一根手指：“你若再敢把屁股绷这麽紧的话，小心我赏你一顿鞭子！！”

“呜！”右手大力地扳开男孩的臀瓣，朱利安塞进窄穴的手指已增加到了四根，但他还是不满足，插入的手指一边恶意地刮蹭著男孩的肉壁，一边缓缓的张开，想要撑大男孩的穴口好再加入手指。

“好痛！少爷……求求你……放过我吧！”男孩哭泣著，倒挂著垂到羊毛地毯上的棕色脑袋拼命地摇晃，早上才刚被大少爷希诺用漏斗硬灌了一整钵麦片粥的後庭此刻又被二少爷朱利安蹂躏，男孩青涩狭窄的菊穴，快要被整得流血！

“哼！”愤愤地抽出手指，朱利安一把将男孩推到地上：“不过是个佣人，竟敢唧唧歪歪顶嘴！”站起身，朱利安大步走到搁置著金色烛台的维多利亚式橡木茶几前，恶作剧的眼神在扫过那一排被点燃过的白色蜡烛後，他伸手拔下了一根只有燃烧了五分之一，而溶腊又堆积得特别厚的蜡烛。

“少爷……不要……，”男孩浅褐色的眸子瞪得滚圆，望著朱利安手中蜡烛的表情就好像是见到了死神一般，他蜷起赤裸白皙的身体在羊毛地毯上不住地哆嗦，想逃跑却又动弹不得。

“趴下！”朱利安居高临下地命令道，但男孩只是一个劲地摇头说不行。

“贱货！”朱利安恼了，弯下腰单手楸住男孩後脑的鬈发，蛮力地拎起後，把男孩的身体压到了离地毯不远的白色真皮软榻上，一手按紧男孩拼命扭动的肩膀，一手攥紧蜡烛，朱利安蛮横地将那有手腕粗的蜡烛头一口气钻进男孩的後穴──

“呜啊──！！”男孩凄厉地尖叫著，两股赫目的鲜血染红了臀瓣，沿著他圆鼓白嫩的大腿根弯弯曲曲地一直流到了僵硬紧绷的脚踝上。

“我让你不听话！我让你顶嘴！……”朱利安发狠地捅著那绯红不堪的窄穴，全身的力量似乎都集中到了那支被死死攥住的白色蜡烛上，粗鲁地抽出，又更暴戾地插入，每一次紧凑的侵略，朱利安都将蜡烛更深地干进男孩啜泣不已的身体。

“呜呜……！”无助的小手在镶著金边的软榻上漫无目的地挣扎挥舞，淋漓的汗水和泪水弄糊了男孩娇俏的小脸蛋，湿漉漉的黏滑的模样使他看上去既狼狈又可怜。

“朱利安，你真该去上自然课，那老修女快被我和希诺气得……嗯？”在三少爷路易大摇大摆地推门进来的时候，朱利安正准备攻下最後一关，将整支蜡烛都干进男孩的後庭！

“安迪又惹你生气了吗?”路易歪斜著金色耀眼的脑袋，左手托著下巴，一脸无奈地站在朱利安的身侧：“用蜡烛教训他是不错的啦，但是你太用力了，呜，安迪好可怜哦！”上前推开朱利安，路易爱惜地扶起趴在软榻上哭泣的安迪，让他转过身体後，又重新压到了软榻上──

“我看看，我看看，安迪，放松些呀。”支起安迪仍绷紧著的大腿，向左右拉开，路易埋首探进他血淋淋的股间，用粉红色的舌尖轻舔著那受伤的穴口，粗硕骇人的蜡烛几乎全被塞入了安迪的後穴，只剩那可怜的只容两根手指头捏握的一小段还留在外面。

“哼！”朱利安冷笑著瞅著路易的举动，平时总会对安迪嘘寒问暖的路易实际上是他们三兄弟中性格最暴躁的，在卧房床榻上整夜不知休止的欢爱中，让安迪哭得最凄惨的，也就是轮到他抱的时候。

“瞧！安迪，我帮你把蜡烛弄出来了哦，不痛吧？”路易晃了晃手中沾染著血液的蜡烛，碧蓝的眸子兴致盎然地注视著那一张一缩颤抖著的窄穴：“好漂亮哦，让我好想看它哭……”丢开蜡烛，他难耐地弯下腰把手指伸进穴口勾弄：“呼……还不行呐……”急促地喘著气，路易恋恋不舍地收回手指，自言自语地嘟囔道：“要等到希诺来了才可以玩哦！”

“你又想到什麽新花样了吗？”一旁的朱利安挂著一副不出所料的表情问道。

“秘密呦……，不过可以告诉你和自然课有关，啊，希诺，刚说到你就来了！”路易兴高采烈地叫道，从门口稳健地走进来的，除了刚成年的大少爷希诺外，还有老管家莫欧，莫欧端著一个通常用来盛火鸡的特大银鑞盘，进门後，他无视赤裸著身子躺在软榻上的安迪，只是向朱利安和路易问候：“若少爷们还有什麽吩咐的话，请摇铃，我即刻会到。”

朱利安漠然地颔首示意，於是莫欧把银鑞盘放在茶几上後，就恭敬地退下去了。

“你们抱过他了？”希诺走到安迪身边，坐下来後直接把两根手指插进窄穴一阵翻搅：“嗯？没有精液嘛！”

“希诺少爷……别……”安迪怯生生地想收拢双腿，但却被眼疾手快的路易上前一把抓住了脚踝，而与此同时希诺插入的手指也狠狠地扳开了他的穴口：“叫你张开你就老老实实地张开！”

“他最近越来越任性了，都忘了自己是什麽身份！哼！不过是一个佃农家的小畜牲……”念叨著走到橡木茶几前，朱利安好奇地揭开银鑞盘的盖子，原来里面盛著一大盘还沾连著泥土的萝卜。

“自然课讲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安迪不是很会种菜吗？不如让他来教我们萝卜是怎麽‘种’出来的。”路易笑著说道，更用力地钳制住安迪的脚踝：“放心，我们会压著他的，如果他敢叫得让母亲听见，我就像上次一样撕裂他下面的那张‘嘴’！”

“看来很有趣呀！”朱利安嗜虐的眼神瞅了瞅安迪吓得泛白的脸蛋，以及被希诺和路易压制住的稚嫩的身体，──路易在朱利安讲话的时候，悄然地移到了安迪的背後，让安迪坐在了他的两腿间，解下黑色丝织领带捆绑住安迪的小手後，他的手肘穿过安迪的膝下高高地扳起他的大腿，一直压到自己的胸口间，而希诺则半跪在软榻旁边，伸出手指往两边撑开安迪绷紧的小穴，好让他更加的‘一览无遗’。

“嗯……这根不错……对了，还要这些！”朱利安愉悦地选了一根并不是很长的胡萝卜，又细心的抓了一把散落在盘子上的泥土：“最後的‘灌溉’很重要，所以不能拿太长的呀……”碎念著走到软榻前，朱利安坐下後，希诺就配合地腾出一只手捂住了安迪的嘴巴：“不许叫！”

“──呜！”惊声的悲鸣被压制在喉咙口，剧痛的身体想要挣扎却一点都不能动弹，安迪痛苦地瞪著眼睛，忍受著朱利安紧攥著泥土，渐渐地没入他後庭的拳头！虽然说朱利安是个少年而非成年男人，但那并不是很壮实的拳头还是让安迪吃了不少苦。

“又热又紧，真是块‘粮田’！”一边转动著拳头让泥土通过指缝卸到安迪的後庭里，朱利安一边享受著被他炽热的肉壁紧紧‘缠’住的快感。

“拜托，快点啦！”路易焦急地催促道，欲火难耐地摆动起臀部，朱利安见状挑高眉淡然的一笑，快速地把泥土全卸进安迪的菊穴深处後，一把拔出拳头，将刚才挑选的胡萝卜用力地塞了进去……。

“呜……不！”安迪泪流满面的摇著头，拒绝朱利安的进入，此刻他已被翻转身体压在软榻上，──双手仍被捆绑，臀部高高翘起，安迪将以兽交的方式承受那三位脾气暴戾的少爷轮番的‘灌溉’。

“不……”求饶无用，朱利安一挺腰狠狠地就将自己的分身撞进安迪的菊穴，一边从各个角度干著安迪的肉壁，他一边残忍地顶著那被塞在里面的萝卜，把它推进安迪体内更深更炽热的地方。

“该我了！”朱利安才刚满足的叹息，路易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推开他，蛮力地扳开安迪的臀瓣後就捅了进去──

“呜！少爷……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几番蛮横的冲撞後，安迪终於崩溃似的大声哭叫来：“不要了……好痛……呜！”

可是对於朱利安，路易他们而言，安迪的哭泣求饶只会让他们更兴奋，撕下丝锦质料的衬衫衣袖，希诺将它塞进安迪的嘴里，让他无法再大声尖叫後，以路易还撞著那肉壁的姿势，残酷地撑开安迪的穴口，将自己的分身挤了进去……。

简陋粗糙的横梁架子上搁著成堆燕麦饼和蔬菜的木制房屋，晃晃悠悠的悬挂在床头的煤油灯，厚重的由粗亚麻织成的被单以及断了一两根木栅的床栏，安迪一睁开浅蓝色的眼睛，就看到了这些能让他感到熟悉和安心的东西。

“安迪，你这坏孩子！都什麽月份了，还到河里头去游泳，我看，八成是地狱里人都住满了，撒旦才没有收下你！”嘴里一边念叨个停，一边端著个锡制杯子向安迪走去的肥硕女人是安迪的舅母萨拉.格兰特：“快把药吃了，今天奥尔德卡斯庄园有宴会，你必须去帮忙，唉……这年头能赚几个钱儿就要赚几个钱儿！”

“是……，”悄然垂下的长又密的睫毛在粉嫩可爱的脸庞上投下了阴郁的倒影，安迪明白，一旦到了奥尔德卡斯庄园，那三个少爷一定会……愣了一下，他突然注意到了药水的异常，粉红色的液体……从未见到过的，就像是集结花园里所有的粉色花瓣而成……但他只是犹豫了一小会儿，就迅速地喝干了杯中诡异的液体……。

──

“朱利安少爷……求你……住手……呜！”安迪白皙娇小的身躯被朱利安强压在厨房狭长的胡桃木餐桌上，两手被捆绑，反剪到了背後，而大张的双腿间，没入窄穴的锥形砂糖棒正被朱利安恶意的耸动著，整根的抽出，又整根的插入，朱利安嗜虐的目光紧紧地盯著安迪被砂糖棒撑大的穴口，那一圈绯红的小肉由於砂糖的掉落而闪著晶莹的光，看上去是那麽的魅惑迷人。

“怎麽样？你可吃掉了好几人分的糖呀，像你这种下等的小畜牲……”朱利安的视线移到了位於厨房一角的木制提桶那里，用来做陷饼和水果派的胡桃正堆挤得像小山丘那麽高。

“哼……”冷冷的一笑，朱利安抽出砂糖棒扔到了地上後，又解下了安迪手腕上的领带结：“快起来！到那里给我拣几个胡桃过来！”

“少爷……”安迪怯懦地爬下桌子，随手捡了几个胡桃後就丝毫不敢耽搁地走回了桌旁。

“爬上桌子，打开脚，一个一个的自己塞进去！”朱利安厉声地命令道，“啪”地挥了一下手中的马鞭：“发什麽愣？！快点！”

“是……”安迪颤颤巍巍地爬上了桌子，按照朱利安的指示大张开了脚，可那僵硬的手指说什麽也拿不稳胡桃，好几次刚刚送进了穴口，手一抖，就掉了下来。

“呜！不！少爷！安迪听话！听话！！”朱利安挥舞起黑色马鞭猛抽著安迪可爱小巧的分身和白皙的大腿，安迪一边尖叫著求饶，一边手忙脚乱地拿起胡桃往自己的窄穴狠心地硬挤进去，一个，两个，三个……直到第四个胡桃在朱利安的注视下也没入绯红的穴口之後，马鞭终於停了下来：“现在，坐到我身上来，用你那张‘胡桃小嘴’好好的服侍我！”朱利安冷漠地说著，倚坐到了身後不远的深棕色高背长椅上，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不行……少爷……”狭窄的後庭塞满了粗糙硬实的异物，每每移动一步，肉壁都被无情的摩擦撕扯著，若再加上朱利安以少年来说可谓‘壮硕’的分身，安迪觉得自己不可能撑得过。

“怎麽？你不想过来吗？哼！这可是你自找的！”不悦地穿好裤子，朱利安上前一把揪住安迪的衬衫衣领，拖著他经过厨房的後门，来到了一匹白色的架著漂亮的棕色马鞍，和白金色马镫的雄性种马前：“上去，陪我骑马！”

“不……求你……”安迪的脸色刷地变白，微颤的双膝跪在草地上，乞求朱利安放过他：“我……我还要工作呢，而且，少爷我……”

“快给我滚上去！”朱利安大声的吼叫道，粗莽地推著安迪就像是在赶著一只可怜的小羊羔，几番推搡拉拽下，安迪最终还是被朱利安弄上了马背，而当安迪扭曲著脸一坐到马鞍上，朱利安就迫不及待推倒他，拉起他遮到大腿处的衬衫後，贪婪地埋首舔噬著那翘起的双丘间隐藏著的小穴，“唔！”安迪咬著嘴唇一动也不敢动，任由朱利安的舌头粗暴地翻搅著自己的後庭。

“呼……”轻喘一口气，朱利安重新坐直了身体，但仍不许安迪起来，褪下自己的裤子少许，朱利安一边按住安迪的肩膀，一边扶著自己的肉刃，小心的抵著那湿润的窄穴，缓缓地推了进去。

“不要……求求你……”安迪害怕地啜泣著，体内的胡桃一点一点地被朱利安推挤进以前从未深入过的地方，安迪觉得小腹又胀又疼，刺痛发热的後庭不自觉地收缩起来。

“啧！放松点！”朱利安毫不客气地拧了一下安迪的臀瓣，继续著推进的动作，等到自己的肉刃完全没入那火热紧窒的令人迷乱的甬道之後，他微微坐直身体，伸手拉起缰绳，两脚用力地一蹬白色种马的肚子，疯狂的在通往庄园蓝桉树林以及那长青的冷杉，松柏，灌木丛所拥簇起来的森林草地上奔驰。

“啊啊──！”安迪惊声尖叫著，那凄厉的惨叫和奔腾的骏马几乎把整座森林都揭了个底朝天，向後飞速退却著的树枝刮蹭著朱利安和安迪的身体，铁锈似的遍地的松针随著潮湿的泥土在马蹄後飞扬，朱利安很兴奋，紧紧咬住自己肉刃的窄穴在骇人的颠动下给予自己超绝的享受，他攥紧缰绳，不顾安迪可怜的抽搐著的身体，开始摆动起臀部来，他拼命地顶著那被强硬撑大的穴口，用肿胀的肉刃绞著柔软发烫的甬道，兴奋得在森林里忘乎所以的大吼大叫，到处乱闯。

“朱利安，我就说你骑马骑到一半溜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如此……”希诺穿著一身奢华精致的骑士服，手里优雅地把玩著漆黑发亮的马鞭，理所当然似的挡在了朱利安和安迪共乘的马匹前面：“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安迪今天可是很忙的，晚上的宴会不是还没准备好吗？”

“呼……就是说嘛！啊？安迪流血了耶！”从後面追赶上来的路易驾著马踱步上前，瞪著蓝色的眼睛注视著安迪高高翘起的臀部，赫目的血液正从那被残酷蹂躏的双丘间汩汩地流出来，染红了深棕色的马鞍，又沿著无力的悬挂在马背上双腿，一滴滴的淌下来：“呜！安迪好可怜哦，被你整得昏过去了啦！朱利安！”

“那又怎麽样？反正他不会死，”朱利安冷冷的说道：“你若想要的话就把他搬到自己的马上去，如果不要，就少罗嗦，我反正玩够了，而他也该去干活！”

“你好自私哦，朱利安！”路易不满的抱怨道，伸出手抚过安迪白皙的大腿，沾起一些血液送进自己的嘴里，舔舐起来：“唔……安迪的味道，”紧接著，他又将手指插入安迪受伤的窄穴，勾弄一番後突然停了手：“什麽东西啊？硬邦邦的……”取出一看，竟然是胡桃。

“朱利安，你还真是……”希诺见状无奈地耸了耸肩：“我不理你们了，霍恩家族的小姐今天下午会提早来，我要去做准备，再见了，希望你们能快点完事！”说完，希诺就朝著庄园宅邸的方向奔驰而去了……。

“我说过你要的话就搬到你自己的马上去！”朱利安不耐烦的喊道，路易伸得长长的手臂横在他的下腹前，不安分的柔弄著安迪圆滑的屁股，两根手指已没入窄穴，或深或浅地掏弄著。

“等一下，很快就好了啦！”路易把胡桃一个一个的夹了出来，丢掉了其中两个较小的胡桃後，把剩下的两个又重新塞进了安迪的後庭，还用力地顶进了甬道的深处，“安迪！醒醒！”一切停当後路易拍打起安迪苍白的脸颊：“听好了，呆会儿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夹紧屁股，如果你弄丢了它们，我可是会不客气地处罚你哦！”

“唔……嗯？”安迪浑噩地睁开眼睛，看见路易的脸後惊惧地缩了缩脖子。

“没事的话就下去！”朱利安皱起眉头，推搡著安迪，虽然下身痛得很厉害，安迪仍不敢抗议什麽，顺从地滑下马背，他“扑”得一声向後跌坐在潮湿的泥地上，疼得瞬间蜷缩成一团。

“你知道该怎麽回庄园吧？”朱利安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只穿著一件粗陋衬衣的安迪显得既狼狈又落魄：“还不快滚！想偷懒不干活吗？”

“行啦，朱利安，我们也该走了，不然母亲又要唠叨我们怠慢了那些小姐了！”路易牵起缰绳，催促著朱利安回家，“知道了，”朱利安漠然的点点头，跟著路易一起离开了泛著阴冷湿气的森林……。

“呀！快看，是朱利安呀，”几个衣著华丽的少女簇拥著挤在奥尔德卡斯庄园宽阔奢华的堂厅一角，按耐不住地窃窃私语著：“上帝！他朝这儿看过来啦，你们说，他在看我们哪一个？”

“不管在看谁，我都要晕啦，他太迷人了！”一个穿著琥珀色塔夫绸蓬裙的女孩激动地赞叹道。

“是啊，虽然说希诺和路易都长得不错，而且彬彬有礼，但是最能让人心神荡漾的就只有朱利安那双湛蓝深邃的眼睛，那双美眸简直就像神赐予的，……啊？他怎麽走了，去哪儿……？”说话的少女焦急地伸长了脖子，垂在丰腴白皙的胸脯前的金色发卷随著朱利安逐渐远去的身影而失落地微颤著……。

“究竟到哪里去了？路易这小子！”此时，在庄园高大的装有法式落地长窗的走廊里，朱利安正一脸烦躁地抱怨著：“把那些呱噪的麻雀丢在堂厅，自己躲得远远的还怪我太古板！可恶！嗯？！”一抬头，他瞅见了位於走廊前端的散著深秋阴冷气息的花园里，无数粉色的花瓣如飘雪般地令人震惊地飞舞著，“厄洛斯吗……？”皱起眉头喃喃自语，朱利安迈开步子向花园走去……。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吧？”朱利安眯起湛蓝的眼眸凝视著无比优雅地站立在花园中的厄洛斯，一席薄纱和白色丝绢包裹不住他豔冶煽情的身体，浅褐色的光洁的肌肤以及淡粉色的直垂到腰际的卷发令人迷惑，虽然知道厄洛斯的金色眼瞳具有魅蛊的能力，朱利安还是不自觉地同他对视起来……。

“呵……几日不见，你变得更加迷人呢，朱利安”淡淡地一笑，厄洛斯伸出手轻柔的捧住了朱利安的脸庞，摩挲著：“约定是还未到期……，我只想确认一下，你真的要这麽做吗？”

“对，我决定的事不会反悔！”朱利安坚定的说道，直视厄洛斯的眼睛，似乎已不再迷惑。

“那好吧，”迷人地微笑著，厄洛斯悠然地转过身体，扬起的花瓣和飘逸的纱巾如梦如幻般的拥簇著他即将离去的身影，“二楼转左的最後一间休息室里，你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低沈动听的嗓音如同长笛在悠悠鸣奏，忽地，在朱利安眨眼的间隙，厄洛斯已不见了踪影……。

──

“原来如此！”朱利安背靠著二楼休息室的漆釉橡木门扉，一脸恍然大悟，倪视著衣衫零乱满面潮红的路易，端著酒杯抿著红酒娱乐的希诺，和全裸著被绑在桃红色沙发扶手上啜泣的安迪。

“是你啊，朱利安！”路易朝朱利安甜甜地笑著，整理起丝质华贵的衬衫和金黄汗湿的头发：“安迪不听话，弄丢了胡桃，我就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看他还敢任性不？”说完，他又大步上前，一把搂住安迪纤瘦的腰，将他提了起来，空闲的手毫不留情地扳开他光洁浅红的臀瓣，露出瑟缩著滴淌精液的小穴：“瞧！这朵‘小花’我栽培得不错吧？”

“路易少爷……求你……放我下来……”安迪稚嫩可爱的脸庞绯红滚烫，羞耻感让他的身体不住地挣扎扭动，“啧！张开一点让朱利安看看嘛！”路易皱起秀眉，不悦地伸入手指勾住安迪柔软的穴口边缘，狠狠地一扯：“小心我用扩张器让你的‘小嘴’整天噘著吞蜡油！”

“呵呵……蜡油就不必了，”一旁悠然自得的希诺开口道，摇晃著手中的水晶酒杯：“葡萄酒怎麽样？对了，朱利安，我听说你请城里首饰铺的工匠打了一副耳环，嘻……你有心仪的姑娘了麽？”

“没有，”冷淡的回应著，朱利安走到雕花的深色茶几前，拿起架在托盘上的一支原产的葡萄酒，端详著，“路易，放开安迪，让他趴到沙发上去！”持著酒瓶的朱利安突然转头吩咐道。“知道了！”相对於路易和希诺看好戏的兴致勃勃，瞪著眼睛摇晃脑袋的安迪就要显得可怜的多，赤裸的身体被催促著趴到了沙发上，腰下垫进路易的外套，高高翘起的臀部惊惧地微微颤抖，可安迪深知他一个佃农养子的身份是不可能违抗奥尔德卡斯庄园的少爷们的，即使他再害怕，再发抖，也只有乖乖地呈献身体的份。

“呜呀──！”安迪尖叫著，膝盖剧烈的颤抖，朱利安猛地将有成人两根手指宽，但还塞著软木塞的酒瓶颈整根捅进了他滴淌著精液的红肿窄穴，恶劣的转动了几下酒瓶後，朱利安又模仿起抽插的动作，凶狠地顶著安迪的肉壁，一下紧接著一下，疯狂地抽动！

“我在想怎麽喝不进去呢?”差不多抽插了一刻锺後，朱利安才怏怏然地抽出瓶颈，故作惊讶地看著瓶口：“原来忘记拔塞子了，安迪，你竟敢不提醒我？！不过……这也好，”朱利安冷笑著瞅著安迪：“你自己‘喝’下去吧，记住，要一滴不漏地全部灌进去哦！”

“不行的……少爷，您饶了我吧……”安迪哭泣著转过身体，蜷成一团缩在沙发上，泪水涟涟的瞪著那还留有三分之二的葡萄酒，这麽多……绝对……‘喝’不下的……。

“路易！”朱利安恼怒的使了一个眼色，一旁微笑著的路易即刻会意地爬上沙发，抓住了安迪白嫩的胳膊後，把他一路拖到了休息室中央印花地毯上，狠狠地摁住他的肩膀，左右连扇四记耳光：“朱利安叫你做，你就乖乖地听话！”忽地，路易又换上了一张怜惜温柔的笑脸，抚摸起安迪被打的脸颊：“你要听话嘛，安迪，只要全部你‘喝’下去，今天晚上就让你休息，不然，他一生气，不管你那儿是否塞得进，他都会把酒瓶整个捅进去哦！”

“是，对不起……朱利安少爷……”安迪惊颤地道歉，哆嗦的小手接过朱利安递过来的酒瓶，在路易的帮助下坐起身，咬著牙齿把瓶颈塞进自己股间的小穴，但是尽管他粗暴的摇晃著瓶身，企图将冰凉的酒液倒进自己的身体，那坐著插入的姿势还是很勉强的，晃动的酒液往往只是在酒瓶和他紧窒的甬道里来回流动而已。

“少爷……我……”大张著脚，握著酒瓶的安迪无奈的啜泣著，乞求的目光望向身旁的路易和朱利安：“不行……进不去……”

“得了，还是我来帮你吧，路易，你去堵住他的嘴！”一旁沙发上自娱的希诺微笑著说道，站起身，放下酒杯，他优雅地走到安迪的面前，弯下腰扶他站起来，但不许他抽出瓶颈，安迪以腿间夹著酒瓶的姿势站起来後，又被希诺要求跪趴到地毯上，而路易则及时上前，扳开安迪的嘴巴，一下将自己的分身顶了进去，“呵……朱利安，我们俩给你演出好戏哦！”希诺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两手握紧光滑的瓶身，稍稍提高後，就猛力地捅起安迪的窄穴来──

“唔！嗯！不……”安迪瞪著眼睛，痛得扭曲的脸庞冷汗直冒，酒液汹涌地灌进他的後庭，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安迪稚嫩的身体可怜的摇摆著，上下两个口被紧凑的抽插狠狠地折腾，似乎就要被撕裂！“不错呀……”朱利安失神地呢喃道，湛蓝的眼眸蒙上一层阴郁的欲火

“这样的身体真能让人堕落呀……安迪……，”边说著，朱利安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象牙制的小盒，打开，蓝色的丝绸软垫上搁著一只金灿灿的‘耳’环，‘耳’环的造型很简单，简洁地一个圈儿，戒指般大小，不像是上流社会的贵族会打造的饰物，拿起‘耳’环，朱利安眯起眼睛凝视著它迷人的光泽，还有那刻在环缘上的，细小的家族徽章及他的全名缩写。

“不行了，希诺，你还没倒完吗？天，我不行了，啊──！”路易揪紧安迪的头发大叫著，一个挺腰把精液全数喷进安迪的嘴里，安迪不敢怠慢，咕噜一下吞进肚里。

“真是的，你就不能忍一忍吗？路易！嗯？！朱利安？你干嘛？”被打断兴致的希诺有些不悦地瞪著突然走到他身边，按住他手腕的朱利安，“该我表现一下了，不是吗？”朱利安冷笑著扬了扬手中的‘耳’环：“不知道这个穿进去的时候，他下面会给我什麽样的紧窒感！”

“呵……真有你的！”希诺愣了半晌才吐出这麽一句，然後，他一边托著安迪的臀部，一边转动著抽出酒瓶：“这就是你在城里打的‘耳’环吧？嗯，你想怎麽做？”

“你和路易帮我抓住他的手就行了，其它的我自己来！”朱利安说著，弯下腰检查了一下那不住收缩地溢著红色酒液的穴口後，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不要！少爷，酒……酒……！”安迪语无伦次地嚷嚷著，挥舞挣扎的手臂被路易和希诺一人一边地牢牢钳制住，朱利安的手掌抹了一些安迪腿间滴淌的酒液後，以从後背环抱他的姿势，边摩擦著安迪粉红可爱的乳首，边扶起安迪跪趴著的身子，让他坐在自己屈起双膝跪坐著的身上，由於安迪自身的体重和朱利安故意挺起的腰杆，硬挺的分身就更深的插进了安廷的後庭，“痛！少爷……酒！”安迪哭泣著，扭动起来，朱利安抓住他纤瘦的细腰，暴躁地一阵抽插：“再敢乱动，我就捅得你下面想闭也闭不上！”安迪即刻噤声，一动也不敢动，冷冷一笑，朱利安拿起‘耳’环，小心地拔开上面的一个小搭口，立刻，一根尖锐的同缝衣针差不多粗细的金针呈现在安迪和路易他们面前。

“不……少爷，求求你！我什麽都肯做，别……不要这样！”随著朱利安揉弄乳首的动作，安迪恍然明白那‘耳’环是戴在什麽地方的，急剧增长的恐惧让他顾不上将会遭遇的惩罚，

奋力的挣扎起来，但是他的反抗和扭动全被身旁的路易和希诺无情的压制了下去，趁著安迪无法再动作，朱利安利落地将金针一下穿过那被扯紧的乳首，又立即扣上了环──

“啊啊啊啊──！”安迪凄厉地惨叫著，痛得不住痉挛，所有敏感的神经和血管都在红肿不堪的乳首处绷断了，身下被朱利安极力摇摆贯穿的疼痛似乎已不是那麽重要，黑暗和麻木开始啃食他的意识，募地，脸色煞白的安迪再也支撑不住地昏厥过去了……。

──

简陋粗糙的横梁架子上搁著成堆燕麦饼和蔬菜的木制房屋，晃晃悠悠的悬挂在床头的煤油灯，厚重的由粗亚麻织成的被单以及断了一两根木栅的床栏，安迪一睁开浅蓝色的眼睛，就看到了这些能让他感到熟悉和安心的东西，但是──又好像有什麽不对劲……？！

一股淡淡的水腥味弥漫在鼻间，无论是眼皮，还是微微颤抖的双腿，浑身都好沈重，就像灌入了大量的河水，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

“呜呜！真是要不得啊，那麽年轻的少爷，太可怜了，上帝啊！” 安迪的舅母萨拉.格兰特号啕大哭著坐在安迪床边的木头椅子里，一脸的伤心欲绝

。

“萨拉舅母，出了什麽事了？”安迪依旧茫然的问道。

“还敢问出了什麽事？！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坏孩子，撒旦真该收了你去，而上帝要断了你的手脚让你受苦！” 萨拉.格兰特挽起粗糙的围巾痛哭著：“多麽仁慈的二少爷啊，若不是你他怎麽会这麽年轻就过世呢？呜呜呜……！”

“过世？！舅母！二少爷？！──朱利安？！”安迪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睛：“怎麽可能？！少爷他昨天还……”抚上胸口，冰冷刺痛的感觉提醒他乳环的存在。

“昨天你滑到河里去了，那麽冰冷湍急的河水……若不是奥尔德卡斯庄园那些少爷们不顾性命的救助，现在冷冰冰的躺在教堂里的，就是你了，啊！上帝请宽恕我们格兰特家的罪孽吧……！”萨拉.格兰特越哭越伤心，几乎透不过气来。

“可……可是那是……”──是前几天的事情了啊！怎麽回事？！安迪震惊的僵在床上，又忽地跳了起来，不顾穿上外衣，就夺门而去……。

跑起来颤颤巍巍的安迪才刚赶到奥尔德卡斯庄园豪宅的门口，就碰到了穿著一席黑色丝绸丧服，捧著菊花束，愁云满面的大少爷希诺和三少爷路易，两人似乎并不意外安迪的惊愕和困惑，“别问我，安迪，那是朱利安自愿的，”希诺淡然地说道，伸手把花递给了他，而路易则上前，环抱住了安迪的腰：“很抱歉，安迪，那天朱利安救起你之後，你已经没有呼吸了，所以朱利安去找了一个人，不，确切地说是有个很神秘莫测的人找到了他，和他订了一个‘约定’，为了救回你，用他自己的命……”吻了吻安迪发抖的嘴唇後，路易以罕有的正经眼神注视著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吗？安迪，为了朱利安。”

“朱利安少爷……”安迪咽下痛苦的泪水喃喃地唤著，原来那场死亡的恶梦不是自己的幻觉，安迪苦涩地微笑著，倚进了路易的怀里：“我会永远服侍你们，为了朱利安少爷，……请你们抱我吧。”

──

缥缈柔美的古罗马式宫殿里，全身赤裸的朱力安正接受著厄洛斯的临幸，伴著厄洛斯极有技巧的抽插，白皙的身体泛起淫靡的潮红──

“你满意了吗？朱利安？一命换一命……”厄洛斯浅笑著呢喃道，抚弄起他的乳尖。

“唔……当然……，你呢？”朱利安喘息著。

“很满意！”迷人的一笑，厄洛斯抱起朱利安的身体，展开了新一轮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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